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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影视改编的动力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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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影视改编已走过了 80 余年的历程,改编的各类影视作品数量也

有 27 部之多。 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虽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其本身包含的思想内容

与影视改编的现实环境的吻合无疑是其主因。 多方位摹绘的家族日常生活高度契合了普通大众自身家族

(家庭)的日常生活体验,深入而完整揭示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满足了人们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怀旧心理,
呈现的现代家国意识适宜了不同时代的影视场域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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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41 年“孤岛”时期的上海,首次将巴金

的《家》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改编成同名电影

以来,根据巴金的《憩园》、林语堂的《京华烟云》、
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一批

经典化了的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影视改编已走过

80 余年的发展历程了,改编的各类影视作品数目

目前已达 27 部之多。 这表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类型化”小说之

所以能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改编者改编成不同的

影视文本,显然具备影视改编的多方面原因,如有

机融入了“在形式层面上有了改编成影视的先决

条件”的“戏剧性”元素[1]。 但是,从中国现代家

族小说 80 余年影视改编的根本动力来看,其本身

包含的思想内容与影视改编的现实环境的吻合无

疑是主因。

　 　 一、家族日常生活的摹绘与大众体验

众所周知,日常生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因为

每个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孕育、成长、发展,乃至

走向死亡,并见证日常生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意

义。 法国思想家列菲伏尔曾说:“日常生活是一

个‘平面’,它同社会的其他‘平面’相比,各有其

自己的意义。 在现在,日常生活的平面,要比生产

场合那个平面更为突出,因为‘人’正是在这里

‘被发现’和‘被创造’的。” [2]52

囿于本身的创作题材之故,中国现代家族小

说多是通过对家族日常生活多方位的摹绘来探寻

深邃的人性,由此揭示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传

统家族文化的本质。 家族作为一个以血缘关系为

主的“社会型”集合体,关涉了历史与现实、传统

与现代、伦理与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必然致使活

动在家族周遭的人物关系庞杂,无可避免地造就

家族日常生活的琐碎、繁复和粗鄙。 但因“人既

自然地又文化地生活在家族(家庭)之中,这是任

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双重境遇” [3]47,所以生活在现

实中的普通大众也就很难躲避或超然于在家族

(家庭)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切身体验和实际感

受。 对普通大众来说,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多方位

摹绘的家族日常生活情景自然能引起他们的兴

致,从而也就使得它们不缺乏被改编成影视的

动力。
大体而言,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对家族日常生

活的摹绘主要是通过两类人物关系展开的。
一是将家族有关人物(主要是叛逆的现代知

识青年)从家族中放逐,尔后将其置于动荡频仍

的现实社会中以见证外在的主客观环境对人物性

格、思想和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此反观家族

此前日常生活的庸常和惨烈。 如《家》中的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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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抛却“狭的笼”的高家而

奔赴上海去寻找别样的青年生活,就是因为他切

身体验到了高家内部生活的压抑、绝望和腐朽;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也是深切感受到蒋

家“死水一滩”的日常生活而表示“将要走一条险

恶的、英雄的道路” [4]468,旨在觅到一种从根本上

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前夕》中的黄静茵毫不犹

豫地拒绝大姐黄静宜劝其归家的善意,乃是因为

前者不想再陷入于那个极端封闭又滞闷的黄姓大

家族中去享受小姐式的安逸生活。 这些不满家族

日常生活的青年都受过新学的教育和新思潮的泽

被,尽情地放飞自己的青春理想,对未来生活有着

美丽的憧憬。 他们自觉地抛弃生于斯长于斯的家

族而进入到广阔的现实社会显然是由外力作用

的,即日常的恋爱婚姻、生活习惯和交往活动等与

传统家族文化的要求格格不入。 因此,他们决然

抗争,最终实现了个体生命意义的新生。 不难看

到,他们“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才能最直接认识

他本身的处境。 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才能

恢复一种摆脱无形的能力和得以自我表现的能

力” [2]38。 这些现代知识青年在家族的日常生活

中遭遇的无奈和压制,对后来那些还在努力挣脱

家族或家庭束缚的青年人来说,应该是感同身

受的。
二是将人物归置在家族内部的父子、夫妻、妯

娌、兄弟姊妹等日常的人伦关系中,通过家族中的

多重人伦关系直接揭示家族日常生活的庸常与世

俗,进而审视和把握传统家族文化的实质。 如张

恨水的《金粉世家》虽写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

这样宏大的史实,但“也是主要通过极其细小的

生活事件来描述大事件的可能性” [5]47。 小说于

1927 年 2 月至 1932 年 5 月连载在《世界日报》副
刊《明珠》上,刊载后旋即掀起了竞相传阅的热

潮,一时洛阳纸贵。 对于这次轰动的阅读热潮成

因,张恨水后来予以了解释:“书里的故事轻松、
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

到亲近有味” [6]43。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这种

解释无疑是准确的,“因为听故事的愿望在人类

身上,同财产观念一样是根深蒂固的” [7]17。 然而

细加分析,“亲近有味”还只不过是表层原因,深
层原因还在于小说描绘的日常生活契合了普通大

众的日常生活体验。 就张恨水所说的“轻松”,更
多的是指金燕西和冷清秋两人婚前的那种柔肠百

结、委婉缠绵的甜蜜爱情,尤其是金燕西起初绞尽

心思结识、亲近和拥有冷清秋这一痴情的追爱过

程;“伤感”,大抵是指他们两人这段爱情在婚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因双方生活观念和人生价值观

的差异而分崩离析使人所产生的惋惜心理;“热
闹”,则当是指金氏大家族内部围绕两人婚恋关

系所产生的纷扰、纠葛和嘈杂。 从 1941 年、1948
年、1961 年改编的同名电影和 1980 年改编的电

视剧《京华春梦》以及 2003 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中可看到,这几部改编的影视剧的故事情节皆侧

重于此。 改编的这几部影视剧的剧情之所以如

此,应该说与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

是极为相似的。 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日常性

场景的描绘同样随处可见。 曹七巧以低微的身份

嫁入姜家后,在家族的日常生活中就遭到妯娌们

的鄙薄和小姑子的揶揄等不公正待遇。 这也是大

家族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 当个人的自然情欲得

不到合理慰藉时,她与姜季泽发生有违伦理的关

系,然而这也只是日常夫妻关系的不圆满所致。
巴金的《憩园》主要是围绕憩园新旧两个家族日

常的世俗伦理关系进行探讨的。 憩园旧主杨梦痴

与长子的紧张关系,与他年少时被父亲宠溺而沾

染的恶习有关。 而寒儿对他由衷的牵挂和照顾,
乃是出于“父子”的正常伦理情感。 憩园新主姚

家的生活亦是如此。 姚国栋宠溺儿子,造成了儿

子与后妻的紧张关系,引发了人们对家族人伦关

系的深层思考。 再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小说

虽涉及 1900 年庚子事变至 1938 年初日寇侵占

津、京、沪、杭近 40 年的历史,但小说是以姚木兰

在姚、曾两大家族内部的日常活动来展开的,尤其

是有关夫妻关系、妯娌关系、子女关系等的日常活

动。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
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 因此与新近

甚多‘黑幕’小说迥乎不同。 既非对旧式生活进

赞词,亦非为新式生活做辩解。 只是叙述当代中

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

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

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
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

生活环境而已。” [8]1 这就直接道明了小说《京华

烟云》并不存在什么离奇曲折的动人故事,而只

是写了一些普通男男女女家族日常生活的情景而

已,具有相当的普泛性。 因之,这也就不难理解

1988 年版、2005 年版和 2014 年版改编的电视剧

《京华烟云》一经播映就大受欢迎之原因了。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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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既已被改编为各类影视剧的中国现代家族

小说而言,老舍在其长篇巨制《四世同堂》中描绘

平民日常生活的情景则更具普通小市民生活的原

生态气息。 关于小说的主旨,老舍曾说是要在抗

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用筛子筛一下中国的

传统文化,希望筛去“灰土”而留下几块“真金”。
对这一主旨的传达,老舍却不是直接通过叙述宏

大的抗战场面来实现的,而主要是以描绘祁家人

在极端恶劣的抗战环境下的卑微日常生活来完成

的。 如祁老太爷在面对日寇入侵之时,简单地以

为只要储备上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破缸堵

上自家院门,就可诸事大吉,永享太平。 快做亡国

奴了,他心里依旧惦念自己的寿诞:“别管天下怎

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9]62 自己不

过是一介卑微的小市民,但在他的观念中却始终

不忘将人严格地分为尊卑与贵贱,同时也奉行

“和气生财”与“息事宁人”的人生哲学。 毋庸置

疑,这种现象至今仍在普通大众心灵深处潜藏着。
可以说,像《家》《春》《秋》《金粉世家》《京华

烟云》《四世同堂》和《金锁记》这类中国现代家族

小说将许多笔墨倾洒在对家族日常生活的细致描

绘上,显然具有了极强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符合家

族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自然就能契合普通大众

在家族或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和感受。 这

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它们被改编为影视

作品的可能性。

　 　 二、传统家族文化的揭示与怀旧心理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传统家族文化的

内涵是丰富而庞杂的,但“人伦秩序”“道德情感”
与“价值理想”应该是其三个最基本的层面。 可

以说,只要家族存在,那么三者在现实中的作用也

就不会悄然无息地消弭。 其一,传统家族文化讲

究的“孝悌”等人伦之道对维护家族乃至整个社

会的安定团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子曰:“其
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乱者,未之有也。” [10]3 当这种“孝悌”之道从家族

(家庭)的日常生活进入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后,就
有了“事君不忠,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

友不信,非孝也。 战陈无勇,非孝也” [11]139-140 的

伦理规范,并对人的私人活动和公共行为产生了

约束力。 其二,中国传统的家族环境,并非完全像

那些未曾经历或不甚熟知传统家族生活之人所想

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充满阴暗与虐杀之气。 事实

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家族通过制定严格的家规

家法维系和保持了家族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家
族成员之间十分讲究仁义道德,注重“亲亲”之

爱。 在家族的多重人伦关系中,不仅强调“孝悌”
之礼,也主张“仁爱”精神,如父对子要“慈”、兄对

弟要“友”、夫对妻要“义”。 这样的人伦道德情感

显然有其积极意义,并未过时,对时下倡导建设和

谐的家庭人伦关系也不无借鉴之意义。 其三,一
个家族能否显赫发达,子嗣荣光,取决于家族成员

对家与国责任担当的程度。 因此,“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历来是中国民众追求的一种理想

人生价值,而且个人理想是否能实现往往是和家

与国紧密相连的。
细读既已被改编为影视剧的《家》 《春》 《秋》

《憩园》《金粉世家》《四世同堂》与《京华烟云》等
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可以看到由“人伦秩序” “道
德情感”和“价值理想”三者构建的传统家族文化

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让接受者能够全面地认

识和把握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与实质。 在小

说《家》中,巴金确实以不可遏止的怒情抨击了传

统家族制度的罪愆。 但与此同时,他对家族人伦

关系中流露的温爱之情也是清晰可见的,并非一

味地指摘,如对高老太爷临死之际对觉慧流露温

情那一幕的描写。 而且吊诡的是,小说叙述的对

家族有感情的偏偏还是那些离经叛道的现代知识

青年。 他们虽憎恨自己的家族而最终选择了远走

高飞去追逐自由,但这些“叛逆者离家出走并不

等同于与家族彻底斩断关系” [12],他们对家族的

感情可谓爱恨交织,具有复杂性。 其实,这也是作

家们对传统家族情感的自我真实写照。 巴金曾就

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能说没有一点留

恋。” [13]441-442 因此,在 《憩园》 中, 巴金消褪了

《家》的批判锋芒和激进态度而营造了一种温情

的氛围。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用留恋的眼

光注意地多看了照壁一眼” [14]123。 老舍的《四世

同堂》也写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然而在小说

中根本就见不到《家》所渲染的那种压抑、冷酷和

绝望的家族氛围,反而被底层小人物在困厄艰难

的现实环境中互助互爱、携手共渡艰危的温情所

感动。 在《京华烟云》中,虽也能见到林语堂对中

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些罪恶行径所做的披露与谴

责,但小说也不忘对温爱、和谐有序的传统家族生

活氛围的认可和欣赏,尤其是赞扬了姚家家长姚

思安对子女们的那种宽容、理解、开放和真诚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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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在涉及个人如何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

时,小说还写到了阿通拒绝母亲姚木兰要他留守

家中的请求,表示要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因为此时

国家利益是至上的。 同样,《金粉世家》也不完全

具有封建大官僚家族的那种压抑与窒息氛围。 金

家的家长金铨虽贵为国务总理,但他不专制,其民

主、开明和自由思想充盈在整个金氏家族内部。
显而易见,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对传统家族文化这

方面内容的书写,足可说明有其值得称颂的一面。
尽管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家族制度因 1952

年“土改运动”的完成而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

中,但“家族观念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渗透于中国

社会的许多方面” [15]3。 这对“不能不在儒家的空

气里呼吸” [16]278 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心里不

免滋生自豪之感或崇祖之心,极大可能会对传统

家族文化产生一种挥之不去又抹不掉的历史情

愫。 因此,中国现代家族小说较全面展示的传统

家族文化自然能激起他们对自己家族(家庭)的

眷念情感。
更为重要的是,自“文革”结束后进入新时期

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大,中国的社

会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众所周知,社会现代化

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来改造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存

条件,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政治、法律、
道德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整体社会变迁过程,其实

质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不难看到,
在转变的过程中,科技发挥了积极而广泛的作用。
但是,因科技本身包含一些非人性化因素,加之人

们对科技的不当使用,科技有时成了一把双刃剑。
人们若过度相信或依赖科技,那么必然会遭到反

噬,其结果就是“人的存在以及精神在科技的束

缚和压抑下日益丧失内在超越的意义性而走向虚

无” [17]。 这显然是人的主体性精神缺失的一种表

现,而主体性精神的缺失势必导致人的内心芜杂、
精神迷茫,对未来充满不自信。 再者,当前社会中

少数人之间的关系因缺乏真诚的情感和真实的态

度而陷入冷漠和虚假的泥淖中,进一步加剧了其

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怀旧意识开始萌蘖。

“从心理学角度说,怀旧是一种常见而又复杂的

精神现象,每当社会文化发生巨变时,每当传统的

生活和事物以更快的速度消失时,每当人们对未

来感 到 某 种 不 确 定 性 时, 怀 旧 都 会 普 遍 出

现。” [18]282 可见怀旧的本质就在于寻找精神的家

园,让心灵获得安顿、情感得到抚慰。 由于“在现

代的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一次又一次推动社会进

步,保障着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寄托着精神上的追

求” [19],所以传统家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

被社会现代化浪潮裹挟的人们提供精神慰藉,摆
脱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感和人生价值的虚无观。 此

外,传统家族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德性

伦理秩序,具有恒定的、普泛的价值,无疑可以在

人们的心理上树立起对于共同道德情感的权威感

和归属感。
正因为如此,自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中

国当代文学以家族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又迎来了一

个高峰,出现了张炜的《古船》《家族》 《柏慧》、莫
言的《红高粱家族》、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
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洁的《无字》、刘恒的《苍河

白日梦》、苏童的《罂粟之家》和李一清的《木铎》
等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家族小说。 就中国现代家族

小说的影视改编现象,不论数量还是规模,均远超

其此前,如 1985 年版与 2009 年版电视剧《四世同

堂》,1988 年版、2005 年版与 2014 年版电视剧

《京华烟云》,2003 年版电视剧《金粉世家》,2004
年版电视剧《金锁记》,1987 年版、1996 年版电视

剧《家春秋》,以及 2007 年版电视剧《家》与 2018
年音乐剧电影《家》等,可谓密集呈现、盛极一时。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对由“人伦

秩序”“道德情感”“理想价值”三个基本层面构成

的传统家族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揭示,描绘了一幅

完整的传统家族文化图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了人们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怀旧心理。

　 　 三、现代家国意识的表现与影视场域

中国人萌生现代的家国意识始自 1894 年的

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溃败彻底地将国人集体无

意识中的“天下观”碾成了齑粉而不得不开始谋

虑中国的未来。 诚如梁启超所言:“甲午以前,吾
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 自中东一

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

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 非今优于昔

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 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

其为国也。” [20]66 然而,进入 20 世纪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中国依旧处在任人宰割、蹂躏和践踏的

不幸境地,现代化的中国始终未能建立。 不过,强
调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心愿与日俱增,“今日

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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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20]35。 而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首
先要做的便是破除延续数千年的家族文化,因为

以血缘宗法关系建立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模式,使国家成为一家一姓的私有物。 其结果压

抑了社会新生力量的生长和发展,造成民众的独

立性与个体意识的匮乏,致使“中国人最崇拜的

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 [21]2。
由此可见,传统家族文化就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的一个巨大障碍。 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所反

映的思想来看,也只有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对“个
人”“家族”和“国家”三者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而深

刻的探讨。
有关“个体”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在巴金的

《家》中思考得最为深入。 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一

个极度闭塞、专制和腐朽的高姓大家族,觉慧正因

置身其间,切身地体验到高家的封建家长们对年

轻生命的抑制与摧残,最终才选择弃家远走去寻

找别样的生活。 觉慧是高家最早争得了个人自主

权的人,但他的追求并非狭隘自私的,因为当他争

得个人的自主权后,不仅热忱地帮助和激励觉民、
淑英、淑贞等其他年轻人要为谋求个人的幸福与

自由而大胆地冲破大家族这个封闭的“铁屋子”,
还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 这从《春》与《秋》所叙

述的相关情节中可明显看到。 在这两部小说中,
觉慧虽再也未直接露面,但他弃家奔沪后,所从事

的就是激进的社会革命工作,是要彻底摧毁传统

的家族和维持其运转的封建家族制度,真正解放

人性,舒展个体意志。 只有现代个性得到了充分

舒张,才能在根底上破除“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

结构。 这势必就需要毁灭压抑个人主义的家族,
因为“毁灭‘家族’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

家,建立一个‘新中国’。 从‘家族’中把‘个人’
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把‘个人’组织到‘国家’之
中去” [22]。

如果说《家》 《春》 《秋》 “是在以个人本位主

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23]128 的方式来处理“个人”
与“家族”的关系,最终将“个人”组织到“国家”
中去,那么《京华烟云》《四世同堂》则是侧重于对

“家族”与“国家”两者关系的思考。 在小说中,家
族利益是让位于国家利益的。 如《京华烟云》中

的阿通,姚家并没有给他个人造成什么压抑,相反

更多的是温爱,但当抗战爆发后,他却决意要投笔

从戎参加抗战,母亲姚木兰以家族的利益和个人

的私情予以劝阻。 阿通则说:“现在国家需要人

人奋斗哇”,“我若不去,我受教育有什么用?”“若
国亡了,家还有什么用?” [8]537 不难看到,在对待

“家族”与“国家”关系的态度上,母子俩是有差别

的,体现出两代人家国意识的巨大差异。 相对

《京华烟云》还较为简单地处理“家族”和“国家”
的关系,《四世同堂》的认识则更为深刻,在对待

“个人” “家族” “国家”三者的关系也不像《家》
《春》《秋》那样绝对化,保持了既对立又统一的关

系。 这主要是通过两类人物来体现的。 一是老派

市民。 如祁老太爷在日寇已侵入北平城时,仍惦

念自己的寿辰,因为寿辰之日即是祁家四世同堂

汇聚之时。 这表明他只有“家”的观念而无“国”
的意识。 “家”对祁老太爷而言,不仅是他安身立

命的场所,也是他精神的栖息之地。 祁老太爷的

这种观念正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作用的结果。 然

而随着日寇的大肆侵略和攻伐,他引以为傲的四

世同堂遭到无妄之灾,迫使他逐渐认识到国对家

的重要性,可以说萌生了现代的家国意识。 与他

同辈的钱默吟虽没有像祁老太爷那样特别重视传

统家族的生活,但起初他对国家应该说也还是缺

乏相当的关注,只知闭门作诗、把玩字画、饮酒赏

花,以一种独善其身和不问世事的姿态立世。 但

后来惨烈的现实警醒了他,开始思考家国的问题。
比如当得知次子钱仲石的死讯,他没有颓废绝望,
反而自豪地认为:“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

到一个英雄!” [9]41-42 这正好体现了钱默吟处理家

与国关系的态度。 尤其是子死妻亡,以及自己饱

受日军铁窗的折磨后,家国意识发生了质变,他开

始完全抛弃过去那套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士大夫

式的生活,以平民身份加入抗战的行列去践行新

的家国意识。 二是新派市民。 祁瑞全和钱仲石是

其中的代表。 相对老派市民,他们的现代家国意

识表现得尤为显著,但他们对待家族的态度却与

觉慧们的态度又不一样。 他们对自己的家族没有

憎恨,反而有一种无限的眷念之情。 他们的离家

出走,也不是家族施以了高压,而是为了使家族免

于遭难,为了保护家族的完整。 在他们的家国意

识中,只有了“国”才会有“家”,“国”不仅是“家”
的集合体,而且也是“家”的保障,家与国是休戚

相关的。 显然,他们是将个体的生存意义与国家

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如祁瑞全就完全体现

了新的“家国”意识对个人生命的价值。 在日寇

入侵北平时,他的个人和家族观念全部让位于国

家意识,所以才会毫不留恋地斩断与冠招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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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舍弃个人的最后一点念想,全身心地投入到为

民族国家而奋斗的抗战洪流中去。
由上可见,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思想意蕴是

“通过对家族与个人、家族与国家、个人与国家关

系的思考,鼓吹个性解放,提倡爱国主义” [24]16。
这显然符合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使其影

视改编获得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家》《春》《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孤岛”

和“沦陷”时期的上海就分别被改编成了三部同

名电影,“这与当时上海十里洋场复杂的政治环

境有密切的关系” [25]32。 对于有着巨大宣教功能

的电影,自然受到了当时占领上海日寇的严厉管

制。 因此,上海的电影创制不可能像大后方的电

影那样可以大张旗鼓地宣扬抗战爱国的时代宏大

主题。 面对几近窒息的政治环境,上海电影人大

都只能选择拍古装片来“逃避客观环境限制”,以
满足“在极端苦闷生活中的孤岛观众” [26]。 综观

这一时期上海所出现的古装片、武侠片、时装片和

民间故事片四大类影片,它们均有借着娱乐的

“壳”进行影视改编以回避现实社会的倾向。 然

而,现实社会造成的压抑和苦楚蓄积在内心又不

能不抒发,“为了表达内心的痛苦、焦虑和苦恼,
半沦陷上海的公众话语中充满了暗语和比喻,以
逃避政治压制” [27]51。 再者,早已融入于血液中的

民族良心和爱国意识又驱使这些电影人不可能漠

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惨烈社会现状,所以

在他们改编的一些电影中(如《木兰从军》 《关云

长忠义千秋》等),也就能或隐或显地看到“一以

贯之的道德图景、民族影像和家国梦想” [28]。 在

这样的电影场域中,将《家》 《春》 《秋》这类具有

现代家国意识但又非直接性地表达家国思想的中

国现代家族小说选来作为电影改编的对象也就在

情理之中。
“十七年”时期的影视场域虽已不具有 40 年

代“遭遇”他者的残酷压迫与无情蹂躏的情景,改
编者们转向选择那些思想进步且早已被大众熟知

的文学作品作为电影改编的对象。 所以像《家》
《春》《秋》这类表达了“反封建家族制”思想而具

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作品,也就能契合彼时的时代

场域之要求,于是有了 1956 年改编的电影《家》。
而 80 年代因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开始出现了娱乐

性和商业性的消费文化,但主流文化依然是其无

可撼动的主导力量,特别是 1987 年中央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后,由政府直接

资助和运作的主旋律、新主流影视作品取得了绝

对性的优势地位。 《家》《春》《秋》《四世同堂》等
中国现代家族小说所传达的家国观念,尤其是

《四世同堂》蕴涵的抗战爱国主义精神再一次成

为了改编剧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 如 1985 年版

电视剧《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就该剧改编的

原因说是“时代要求我们拍好片子” [29]375。 结合

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其中的“时代要求”不单是

为了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纪念抗战胜利四

十周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更主要的是与其

要宣扬的爱国精神有关。 这样的影视场域,在进

入 90 年代后亦未曾变化。 虽然 90 年代后的社会

环境更为复杂多元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广为流

布,对普通大众生活的影响甚巨,使许多由中国现

代家族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成为了大众消费的文

化符号,但也可以看到根据它们改编的许多影视

作品在倾向表现男女爱情内容的同时,有意地增

添了一些迎合主流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 如

2005 年版电视剧《京华烟云》和 2014 年版电视剧

《新京华烟云》的结尾均被处理成了国人与日寇

对决的场面,其中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图是不

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家族小说 80 余年的影

视改编历程中,这些小说被不断改编,主要与接受

者和社会的现实环境有关。 大众的家族(家庭)
日常生活体验、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情感眷念和怀

旧心理,以及不同时代的影视场域,等等,可以说,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现代家族

小说的影视改编才有了可持续性。 而这一切从根

本上还取决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宏

富思想,这犹如一座富矿,为其影视改编提供多种

资源。 因此,当我们具体探讨它们影视改编的动

力时,也就再一次见证了其经典艺术价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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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Movie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amily Novels

HU Fei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So far, the movie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amily novels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80 years, and the number has reached as many as 27.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con-
tinuous adaptation,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novels’ ideological cont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stic envi-
ronment of the adaptation. The family daily life depicted in multiple directions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daily life experience of general public’s own famil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culture profoundly and com-
pletely revealed satisfies people’s nostalgia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esented modern
family-country consciousness is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movie and television fields in different time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family novel; movie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dynamic interpretation; tra-
ditional famil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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